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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车剧团”四代人，送戏下乡 60 余年不落幕
河南鄢陵豫剧团用板车搭舞台，“上山上到顶，下乡下到底”，把戏曲送到田间地头

本报记者刘雅鸣、史林静

在萧肃的深冬时节，盛开的鄢陵蜡梅清香沁
人，以“冠天下”的美誉，让人纷至沓来。而在这个
北方小县的广大农村，让农民们最期盼的，却是一
场场大戏，它一唱 60 余年，四代人，从不落幕。

这天，呵气成霜。在鄢陵县马栏镇娄家村，戏
台还没搭好，已有很多人早早过来想要占一个好
位置。尽管寒气逼人，冬天的阳光还是照出了暖
意，他们两只手揣在袖口里，饶有兴趣地看演员们
搭戏台。

此刻在舞台忙碌着的就是鄢陵县豫剧团。半
个多世纪前，鄢陵县豫剧团自制板车流动舞台上
山下乡为农民送戏，被群众称为“板车剧团”，成为
全国文艺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如今第四代“板车
人”接过前辈的接力棒，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勤俭办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板车精
神”，坚持“上山上到顶，下乡下到底”，把戏曲送到
田间地头、送到农民心中，成为活跃在农村文艺战
线上的一支“红色轻骑兵”。

第一个节目：板车搭舞台

听说“板车剧团”要来村里唱大戏，67 岁的村
民薛善初一大早就搬着板凳来到村头。“县剧团的
戏可是远近出了名的，怎么听都听不够，有好几
年，剧团在外地演出被拦下不让回来。”薛善初从
小就听人讲“板车剧团”的故事，说着说着不由得
竖起了大拇指。

这是一支活跃在中原农村的传奇剧团。上世
纪 60 年代，鄢陵县豫剧团演员们拉着自制的木板
车当流动舞台，自排节目、自造道具，深入偏远山
区和乡村，把戏曲送到千家万户。

73 岁的温富荣就是第一代“板车人”。1958
年，13 岁的温富荣来到“板车剧团”当学徒。那时
剧团怀着为工农兵演出的一腔热忱，天天外出，当
时农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所以剧团到农村演戏
是件大事，村里要及早安排人和车接送。那时农村
的运输工具主要是牛车、太平车，每次接送剧团，
村里都要出动六七辆牛车来装道具和乐器。“那时
农村牲口多金贵啊，犁地拉货全靠它，一来一回接
送影响农业生产。”温富荣说。

由于没有舞台，每到一处，群众还要拉土搭
台、栽杆、挂幕，甚至要把自家的门板拆下来当舞
台，把床铺扯下来当围栏，通常是演一两场戏两三
个小时，群众搭拆舞台却需要两三天。就有群众
说：“想剧团，盼剧团，剧团来了招麻烦，戏只唱了
小半天，俺得忙活两三天。”

为了减少群众的麻烦，不耽误农民生产，当时
团里有人提议买几辆板车，自己拉着道具、乐器下
乡。有了板车后，大家又开始考虑解决舞台问题。
“最开始是圈一块地做舞台，四周用地幔围住，但
这样演员和观众就混在一起了，分不清台前幕后，
影响演出效果。”温富荣说。

能不能利用车板做舞台呢？有人提出这个大
胆的想法后，剧团当即就试着干了起来。为了把板
车拼在一起，大家伙反复拼装，设计模型；为了节
省开支，剧团的青年还向村里的木匠学习木工技
术，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一个流动舞台模型。每
到一个演出点，大家把板车下盘卸下，用 3 个一米
长的支架作为舞台支柱，用钢丝绳将支架从车把

到车尾固定，6 辆板车的车板拢在一起就成了宽
阔的表演区。

它恰似“变形金刚”，一个人指挥，多人同时把
板车伸展开，升杆扯幕，不一会儿平地就空起一座
大戏台。

第一个流动舞台搭建好后，演员们还有些小
心翼翼，从上去三五人到二三十人，从走台步到翻
跟头，尽管吱吱呀呀作响，但舞台总算是有了。板
车流动舞台面世后，首场演出的剧目就是展示当
时农民精神风貌的《朝阳沟》。

为把流动舞台制作得更好，剧团先后对板车
舞台进行 5 次大革新，直到 1970年才最终定型。板
车由 6 辆增加到 8 辆，舞台面积由最初的 60 平方
米增加到 100 平方米。自制板车流动舞台成功后，
经过反复练习，最后用 15 分钟就能把舞台搭好。

“每次演出前，围观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都
睁大眼睛瞧稀罕，用板车搭舞台倒成了第一个节
目。”温富荣说。

自此，鄢陵县豫剧团拉着板车流动舞台，不顾
酷暑寒冬，农民有求，他们必应，推广学习“板车精
神”一度叫响全国。也因为有了板车，他们走到更
远的地方，把戏送上最偏僻的深山，送到离农民最
近的田间。

上山上到顶，下乡下到底

“开场锣鼓震天响，村外大路小道上，驴车、自
行车哐里哐当往戏场里赶，卖糖葫芦的车把上捆
着草秆，草秆上扎满了火红火红的山里红。”

回忆过去，老演员们有说不完的话。
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山区群众没有见过

大戏进山。常常戏班还没来，唱戏的消息已传远，
亲朋好友间相互转告，相邀跋山涉水来看大戏。

每一场戏都是人山人海。平地上站不下就爬
到树上看，杨树上，柳树上，一个树杈一个人。

今年 55 岁的石淑玲，18 岁加入“板车剧团”。
她回忆道：乡下的路不好走，夜间赶路全靠月亮照
明，赶上阴雨天没法走，当地老乡就接力拿着手电
送我们。那时农村还很穷，可每次唱完戏要离开
时，老乡们拿着烙好的馍蒸好的红薯硬往我们手
里塞。

“群众就是这样待我们，我们更是不喊苦，不
喊累，一看到老百姓就来精神，一听到他们鼓掌浑
身上下都是劲儿。”石淑玲说，剧团拉着板车，白天
走上几十里路，晚上搭台唱戏，大家走到哪唱到
哪。路上遇到正在劳作的群众，都会停下给他们唱
两段再走。

温富荣回忆那时的场景：路上看到打麦场的

老乡，剧团都会停下来，摆开阵势，有人拿起锣，有
人拨开弦儿，朝着麦地开一嗓子，劳作的男人放下
镰刀拿起烟袋，女人解下头巾叉腰擦汗，人越聚越
多，唱完一段没听过瘾，还嚷着再来一段。因为要
赶路，又不得不走时，老乡们就说：“回来的时候还
路过俺这儿！”

“为人民服务必须完全彻底，台上台下一个
样，人多人少一个样。”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鄢
陵县豫剧团拉着自制的“流动舞台”，为群众带去
富足的精神文化食粮。上世纪 80 年代，为满足演
出需要，“板车剧团”成立了一团和二团，80 多名
一线演出人员，活跃在广大农村地区。据统计，剧
团用坏的板车、马车超过 100 辆。

在漫长的为农民送戏过程中，“板车剧团”始
终坚持“上山上到顶，下乡下到底”，从不因条件
差、环境恶劣就拒绝去偏远的乡村，把优秀演出剧
目送到农民群众的心坎上。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鄢陵县豫剧团足迹遍及
河南、陕西、山西、安徽、河北等 7 省 200 多个县
(市)的乡村，至今已累计演出 5 万多场。去年一年
来，鄢陵县豫剧团仅下乡、进校园公益演出就接近
600 场，给基层群众送去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大餐。

宁可误了种地，也要给群众唱戏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不少地方对基层剧
团实行差额补贴制度，剧团开始自谋生路，自负盈
亏，加上演出市场受大众文化娱乐消费方式多样
化的冲击，基层剧团逐渐滑坡，生存困境开始凸
显。

“我经历过剧团最困苦的时期，90 年代，团里
几乎没有经费，最少的时候，一年只发 2 个月零 6
天的工资。”42 岁的贾鄢华算是团里的年轻人，也
是鄢陵豫剧团第三代“板车人”，父母都是“板车剧
团”的老演员，从小在剧团长大的贾鄢华，如今已从
前辈手里接过接力棒，成为鄢陵县豫剧团一团团
长。

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剧团也从没散过。
“生存不下去的时候，大家就各自找营生糊

口，像我就是冬天卖菜，夏天卖瓜。但只要政府有
号召，群众有需要，不管在哪，老师傅一声令，立马
把菜处理掉，当天赶回团里排练。”贾鄢华说。

为了让剧团坚持下来，大家舍不得休息，用更
多的商业演出来弥补剧团收入，多的时候一天能
唱 5 场大戏。“1991 年进团至今，没有发过足月的
工资。”贾鄢华说，现在一年差不多只能保障 10 个
月的工资。

即使在这样困窘的情况下，团员们为了不把

功夫落下，为了确保随时能登台，大家每天都练
习，洗衣服的时候唱，做饭的时候也唱，有时候
一段唱完了，发现饭糊了，柴也烧干了，有的团
员宁可误了种地，也要给群众唱戏。

虽然是鄢陵县里的正规剧团，但“板车剧
团”看起来却像是个“野战军”——— 演到哪住到
哪，谁家有空房子，铺个地铺就能凑合一夜。“有
一次去外地演出，对方安排住在宾馆里，我回去
跟团里人说，他们都不信，非说我诓人。”贾鄢华
哭笑不得。

记者采访时，正值一场近年河南少见的大
雪。在鄢陵县北的一个仓库里，演员在排新戏，
屋外零下 11℃，屋内零下 10℃。不下乡的日子，
剧团就在这里“歇着”，他们口中的“歇着”其实
就是排戏。

如今，剧团最值钱的是一辆流动演出车，已
服役 11 年，超期 4 年。实在没有多余的钱请导
演和编剧，剧团就跟着电视学，跟着 CD 练……
在他们看来，戏服可以破一点，舞台可以旧一
点，但“板车剧团”的招牌不能砸。

借着近年来鄢陵县开展“舞台艺术送农民”
活动、“戏曲进校园活动”“精准文化扶贫活动”
的东风，“板车剧团”结合农村实际和扶贫攻坚，
排演了《母亲》《天下父母》《新路》《谁不夸咱家
乡好》《扶贫帮困结穷亲》等十几部脍炙人口的
新剧目，如今演出订单不断。

“这还没过年呢，明年台口(档期)已经全都
预订满了。”说起来，剧团另一位负责人张根海
满是自豪：“咱农民，还是离不开戏！”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
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尽管“板车
剧团”的人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们知道，戏是
农民的精神食粮。戏曲所宣扬的道德伦理最符
合广大农民朴素的价值观，它宣扬惩恶扬善，鞭
挞见利忘义，讽刺贪赃枉法，戏曲里人物的善恶
忠奸，是非曲直，最能激起农民强烈的爱憎和共
鸣。

让“板车剧团”无比欣慰的是，每次下乡演
出，村里的百姓还似当年一样如痴如醉，经常趁
着他们休息时，送来一篮子应季的瓜果。

无名无誉，百姓的掌声就是对

他们最大的褒奖

入冬以来，剧团又进入了一年中最困苦的
演出季。1月 16 日，结束了一整天的业务培训，
鄢陵县豫剧团在夜色中开启了忙碌的一周，他
们要在天亮之前赶到河南禹州南寨村，未来三

天，那里有 7 场大戏要拉开。“结束后，剧团还要
连夜赶往漯河市黑龙潭乡，只盼着老天爷多给
力，万万不能下雨雪。”贾鄢华说。

一年中最冷的几个月恰好是演出旺季，剧
团里基本上每个人都患有关节炎。“我们不讲天
气，不讲季节，不管多冷的天，只要台下有观众，
都要登台唱，因为要穿戏服，穿太厚会影响演出
效果，通常一场戏下来，脚都冻得没有知觉了。”
张根海说，如今，条件稍微好了点，买了几个电
暖扇在后台，演员一下场便三三两两围坐在一
起烤火取暖。

“团里已经十几年没有来过新人了。”人才
队伍“青黄不接”是贾鄢华最担忧的事情，待遇
差，没编制，甚至连个固定排戏的地方都没有。
即使这样，他们仍旧“军心不动”。

从最早的架子车、板车，到如今的大篷汽
车、流动舞台；“板车剧团”的演职人员换了一茬
又一茬；团长换了一任又一任；任凭时代变迁，
不变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团、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板车精神”。

55 岁的石淑玲是退休的老团长，一辈子离
不开戏的石淑玲在正式退休的第二天就又回到
舞台上。“只有不断给群众唱戏，心里才能提着
劲儿。”

41 岁的台柱子陈巧真，11 岁进剧团至今，
30 年没敢吃辣椒，也不知道冰棍儿是什么味。
“就是为了保护咱的嗓子，给群众唱戏的时候不
掉链子。”

业务团长程艳丽，在团 32 年，32 年没有陪
家人吃过汤圆，因为每年元宵庙会，正是他们施
展的好时机。如今，儿子作为第四代“板车人”，
已经成为“板车剧团”的新生力量。

两岁半的小淑媛，是剧团最小的成员，两个
月大时就随着爸妈在剧团，现在已经能跟着大
人有模有样地走台步。

……
没有明星的闪耀，没有大腕的排场，没有显

赫的大奖，甚至没有像样的舞台，但一代代“板
车人”却拥有着百姓最质朴最热烈最真诚的掌
声。什么是好演员？当属那些深深扎根在群众中
的文艺工作者。

他们是一群无名无誉的艺术家，却也是离
农民最近的艺术家，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
建精神家园，都离不了这些真正意义上的人民
艺术家。

“不管是在什么时代，穷也罢富也罢，为农
民唱戏都是永远不能变的。”73 岁的温富荣说。
铿锵之音，中气十足。

▲ 1 月 18 日，在河南省禹州市南寨村，“板车剧团”的团员演出结束后卸妆。

本组照片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 1 月 18 日，在河南省禹州市南寨村，“板车剧团”的团员正在由汽车和木板组

成的舞台上整理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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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晓波、吴帅帅

距周志华被确诊为胃癌并切除四分之三个胃
已近 10 年。在近乎奇迹般的康复后，他却一直忙
着为自己的身后事奔走，尽管他今年也才 65 岁。

来自浙江省温州市的周志华，是一名商人，而
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温州市鹿城区生态回归促
进会副会长。16 日，他一早赶到当地的翠微山上，
见证其和同仁推动的纪念园——— 义园的揭碑、动
工仪式。

义园是浙江首个由民间倡议推动的专门的节
地生态安葬纪念园，预计于 2018 年底竣工。届时，
像周志华一样希望在身后选择海葬等不保留骨灰
安葬的市民，均可在该园石碑上刻下名字，供后人
缅怀。

周志华所在的温州市，历史上就有“厚葬”的
习俗，在山上建“椅子坟”的现象十分突出，一度是
中国青山白化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另一方面，温州
墓地价格居高不下，一处普通的公墓，就要几万元
甚至十几万元。

被确诊为癌症后，周志华被告知只能活两到
三年，亲友建议他早点准备“老房子”。他后来才反
应过来，中国文化忌讳谈死，“老房子”其实是温州
方言中对墓地的隐晦表达。

于是，周志华像大部分温州人一样，在生前为
死后寻找一个“窝”。“看了几处后，我感到墓地太
冷冰冰。”周志华想到了海葬，“我喜欢旅游，百年

之后，可以随着大海到世界各地去。”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周志华曾与一些同

龄人交流，当准备提这件事时，对方却摆摆手，不
愿再继续聊。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身边竟有十几
个友人支持海葬。他们商量着，墓地免了，省下的
钱不如在海边建一个亭子，可供路人躲雨纳凉，也
可供后人纪念。

2014 年，周志华通过《温州商报》寻找海葬
志愿者，想成立社会组织，进而向政府申请批地
以建亭，由此认识了与他有相仿理念、现为温州
市鹿城区生态回归促进会会长的蔡文篪。

蔡文篪幼时丧父，亲历了家人攒钱建坟、因
建水库迁坟等种种，深感死之不易，决定自己百
年之后不再建坟，仅将骨灰洒在父母的墓上，以

念生养之恩。
更让蔡文篪忧心的是，老一辈革命家倡导

火化，冲破了几千年的土葬习俗，如今温州火化
率已达 100%，但解决了火化问题，并不等于解
决了青山白化问题。“公墓越建越多，能安放下
我们所有人包括子孙后代吗？”

周志华与蔡文篪一拍即合，他们身边很快
汇集了五六十名有意于节地生态安葬的市民。
2015 年 3月 31 日，温州市鹿城区生态回归促
进会在当年的清明前成立。生态回归之名，取义
百年之后以绿色方式回到孕育生命的自然。

促进会还讨论决定，以更为庄严肃穆的纪
念园取代亭子。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250 位温州
市民向促进会表达了身后选择节地生态安葬的
意愿。

中国政府也注意到节地生态安葬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2016 年，民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这是中
国首个推行绿色殡葬的专门文件。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推行节地生态安
葬，不是对民众作出硬性要求，而是通过采取鼓
励和引导的方式，让民众逐步接受节地生态、绿
色环保要求的安葬理念，进而理解、支持和选择
节地生态安葬方式。

浙江已于 2017 年底实现节地生态安葬奖
补政策在 89 个县市区全覆盖。“实行节地生态
安葬的，少则奖补两三千元，最高的可达两万

元。”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梁星心说。
对于促进会的诉求，温州市及鹿城区民政部

门十分支持。事实上，近年来，温州实行节地生态
安葬的人数逐年上升，但由于不保留骨灰，后人
无可供缅怀之处，节地生态安葬推进工作遭遇较
大阻力，每年参与节地生态安葬人数不到全部死
亡人数的 0 . 5%。

“可供后人缅怀并富有教化意义的纪念园，有
望解决背后的两难问题。”温州市民政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王绍寅说。

但由于择地、用地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纪念
园建设方案进展缓慢，经反复协调，最终方案通
过并于 16 日揭碑动工。义园位于翠微山高处，长
约 50 米，宽约 20 米，占地面积 1000 ㎡，与烈士
陵园毗邻。

梁星心将周志华、蔡文篪等先行者比作“义
士”，这也是义园之名的由来。“义薄云天的境界，
义无反顾的勇气，义不容辞的担当。”梁星心说。

义园尽管不大，但在蔡文篪看来意义非凡。
16 年前，他撰文倡议为节地生态安葬的市民建纪
念园，其中写道：纪念园“不仅是逝者回归大自然
的场所，由于现代文明赋予古老传统新的文化内
涵，而将成为一种精神的化身和生命的象征，将
被后人永远崇尚和敬仰”。

这是今年 71 岁的蔡文篪，对浸润其间的文
化的思考，也是他愿意舍弃安稳的晚年生活而不
停奔走的原因。 新华社杭州电

绿色“回归”：温州老人的“百年”计划

▲蔡文篪（左三）、周志华（右二）等促进会成员合影。 新华社记者陈晓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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